
A28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
我
們
和
你
們
︾
是
五
洲
傳
播
出
版
社
策

劃
出
版
的
一
套
系
列
叢
書
，
收
錄
了
中
國
人

與
以
色
列
、
俄
羅
斯
等
國
人
交
往
的
小
故

事
。
作
者
包
括
中
外
人
士
，
前
大
使
、
記

者
、
學
者
和
企
業
家
等
，
文
章
生
動
有
趣
，

有
披
露
外
交
秘
史
的
，
有
寫
凡
人
小
事
的
，
反
映

的
都
是
風
雲
際
會
的
大
時
代
。

仲
冬
時
節
，
我
在
京
結
識
了﹁
五
洲﹂
副
總
編

輯
荊
孝
敏
女
士
。
她
是
長
春
人
，
八
零
年
考
入
遼

大
中
文
系
。
我
們
同
飲
松
花
江
水
長
大
，
同
年
入

讀
大
學
，
彼
此
一
見
如
故
。
她
告
訴
我
，
︽
我
們

和
你
們
︾
的
真
正
策
劃
人
是
中
宣
部
部
長
劉
奇

葆
。
這
要
從
他
去
年
的
以
色
列
之
行
說
起
。

劉
奇
葆
在
特
拉
維
夫
與
佩
雷
斯
總
統
會
見
，
雙

方
談
到
猶
太
民
族
與
中
國
人
上
千
年
的
交
往
史
，

講
到
哈
爾
濱
和
上
海
的
猶
太
人
墓
地
，
講
到
二
戰

中﹁
中
國
的
辛
德
勒﹂
何
鳳
山
保
護
猶
太
難
民
免

遭
納
粹
迫
害
的
事
跡
。
臨
別
，
佩
雷
斯
不
禁
問
劉

奇
葆
，
我
們
兩
個
民
族
歷
史
上
從
未
發
生
過
恩
恩

怨
怨
，
何
不
編
一
本
反
映
人
民
友
好
交
往
的
書

呢
？
佩
雷
斯
也
許
是
乘
興
言
之
。
劉
奇
葆
回
國

後
，
馬
上
指
示
外
文
局
、
社
科
文
獻
出
版
社
等
部

門
做
圖
書
策
劃
案
，﹁
五
洲﹂
方
案
脫
穎
而
出
。

幾
個
月
後
新
書
出
版
，
作
為
禮
品
送
給
訪
華
的
佩

雷
斯
總
統
。
這
本
小
冊
子
就
成
了
︽
我
們
和
你

們
︾
的
開
山
之
作
。
接
着
，﹁
五
洲﹂
又
推
出
了

中
俄
、
中
巴
︵
基
斯
坦
︶
、
中
印
︵
度
︶
和
中
哈
等
系
列
圖

書
，
打
造
出
一
個
圖
書
品
牌
。

﹁
開
山
之
作﹂
中
的
一
篇
小
文
，
披
露
了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色
列
駐
港
總
領
事
麥
宇
仁
︵
中
文
名
︶
開
展
對
華
秘
密

外
交
的
內
幕
。
冷
戰
時
期
，
香
港
是
遠
東
情
報
中
心
，
以
色

列
於1985

年
將
資
深
特
工
和
外
交
官
魯
文
·
麥
哈
夫
派
來
，

時
任
總
理
佩
雷
斯
交
給
他
的
任
務
是﹁
立
足
香
港
，
敲
開
中

國
外
交
之
門﹂
。
麥
宇
仁
廣
泛
接
觸
香
港
各
界
後
得
出
結

論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
急
需
高
科
技
支
撐
，
可
以
用
高
科
技

作
槓
桿
撬
動
以
中
關
係
邁
向
正
常
化
。
他
的
意
見
得
到
以
高

層
贊
同
。
他
千
方
百
計
接
觸
內
地
駐
港
機
構
人
員
，
最
終
與

時
任
新
華
社
駐
香
港
分
社
副
社
長
李
儲
文
建
立
了
聯
繫
渠

道
，
並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九
月
取
得﹁
突
破
性
進
展﹂
，
通
過

新
華
社
拿
到
了
秘
密
訪
華
的
非
官
方
簽
證
，
即
為
期
十
天
的

另
紙
簽
證
，
得
以
以﹁
旅
遊
團﹂
名
義
到
北
京
，﹁
中
旅﹂

負
責
接
待
，
中
國
外
交
部
官
員
不
出
面
。
他
在
北
京
甩
開
導

遊
，
會
晤
了
中
國
科
學
院
、
經
貿
和
科
技
等
部
門
官
員
，
特

別
邀
請
中
方
科
技
人
士
造
訪
以
色
列
。

以
色
列
科
學
院
秘
書
梅
爾·
扎
多
克
後
來
是
這
樣
評
價
他
的

成
就
的
：
如
果
說
中
美
關
係
是
由
乒
乓
外
交
敲
開
的
，
那
麼
中

以
關
係
之
門
則
是
由
以
色
列
的
高
科
技
敲
開
的
。
此
外
，
文

章
還
披
露
了
以
色
列
人
搞
秘
密
外
交
的
手
法
，
如
通
過
美
國

猶
太
社
團
邀
請
新
華
社
記
者
高
秋
福
和
錢
文
榮
訪
以
，
將
以

高
層
的
對
華
政
策
底
牌
直
接
傳
達
到
中
南
海
等
信
息
。

﹁
一
帶
一
路﹂
讓
中
國
和
世
界
的
聯
繫
變
得
更
緊
密
，
彼

此
了
解
的
慾
望
更
強
烈
。
特
首
反
覆
強
調
，
香
港
要
做
內
地

與
國
外
的﹁
超
級
聯
繫
人﹂
，
但
不
應
只
是
口
號
和
表
態
。

真
希
望
香
港
能
早
日
拿
出
一
本
港
版
的
︽
我
們
和
你
們
︾
。

《我們和你們》幕後的故事

美
國
共
和
黨
總
統
提
名
參
選
人
特
朗

普
，
經
常
口
出
狂
言
，
犯
眾
憎
。
最
近
他

又﹁
衰
多
口﹂
，
揚
言
禁
止
穆
斯
林
教
徒

進
入
美
國
境
，
以
防
恐
怖
襲
擊
。
他
甚
至

將
火
頭
燒
至
英
國
，
形
容
英
國
有
很
多
地

方
的
民
眾
激
進
，﹁
警
察
也
不
敢
去
執
法
。﹂

特
朗
普
的
言
論
掀
起
千
層
浪
，
兩
日
間
，
有

十
七
萬
英
人
聯
署
禁
止
他
入
英
境
。
︽
哈
利
波

特
︾
的
作
者
羅
林
斥
責
他﹁
可
怕
，
連
佛
地
魔

也
望
塵
莫
及﹂
。

我
居
住
倫
敦
前
後
十
多
年
，
見
到
黃
臉
孔
和

黑
臉
孔
的
外
來
移
民
，
和
白
種
人
一
樣
多
。
這

是
一
個
國
際
大
都
市
，
人
種
複
雜
，
無
可
避

免
；
但
是
，
很
少
會
出
現
特
朗
普
所
形
容
的

﹁
激
進﹂
恐
怖
地
方
。

倫
敦
移
民
各
自
有
聚
居
地
：
中
東
富
豪
住
市

中
心
，
黑
人
住
南
部
，
波
蘭
和
東
歐
人
等
住
西

部
，
印
度
人
和
猶
太
人
住
西
北
部
，
華
人
住
北

部
和
東
部
，
各
自
為
政
，
相
安
無
事
。
我
時
常

去
西
部
吃
波
蘭
水
餃
，
去
西
北
部
吃
印
度
咖

喱
︱
︱
來
到
印
度
區
，
滿
街
小
販
擺
賣
金
光
閃

閃
的
首
飾
，
色
彩
繽
紛
的
服
裝
，
空
氣
中
充
斥

着
咖
喱
香
草
味
。
我
有
時
懷
疑
，
那
處
地
方
不

是
倫
敦
，
是
屬
於
印
度
某
一
小
鎮
，
居
民
過
着

寧
靜
的
日
子
。

我
曾
經
在
南
部
黑
人
區
住
過
半
年
。
入
夜
後
，
整
條
路

的
行
人
都﹁
沒
有﹂
眼
耳
口
鼻
︱
︱
黑
暗
裡
，
黑
人
的
五

官
模
糊
。
別
以
為
黑
人
喜
歡
鬧
事
，
在
自
己
的
地
頭
，
他

們
又
怎
會
搞
亂
自
己
的
窩
？
有
一
年
我
乘
坐
朋
友
開
的
破

車
去
南
部
，
車
子
連
門
都
關
不
上
，
上
車
後
用
膠
繩
綁
住

車
門
，
驚
險
萬
分
，
沿
途﹁
死
火﹂
五
次
，
其
中
一
次
在

馬
路
中
心
，
每
一
次
都
是
熱
心
腸
的
黑
人
來
幫
忙
推
車
。

猶
太
人
嚴
守
教
條
，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圈
。
星
期
六
安
息

日
的
猶
太
區
，
店
舖
全
關
門
，
一
片
死
寂
；
路
上
行
人
戴

着
高
高
的
黑
帽
子
趕
去
教
堂
。

華
人
更
是
奉
公
守
法
，
甚
少
惹
事
生
非
。

特
朗
普
口
中
的
激
進
地
方
，
在
他
的
腦
袋
裡
。

英國的外來移民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中
學
老
師
教
過
的
東
西
，
現
在
最
受
用
的

並
非
什
麼
仁
義
道
德
大
道
理
，
反
是
些
細
眉

細
眼
的
小
知
識
。
例
如
某
地
理
老
師
，
有
天

突
然
問
全
班
，
知
不
知
道
抄
筆
記
最
重
要
是

什
麼
？
我
們
馬
上
七
嘴
八
舌
搶
答
，
有
些
說

是
內
容
要
齊
，
有
些
說
字
體
要
整
潔
，
格
式
要
清

楚
等
，
但
都
不
是
。
原
來
她
認
為
抄
一
份
筆
記
，

以
至
寫
任
何
東
西
，
最
重
要
是
先
寫
日
期
。
沒
有

日
期
的
記
錄
，
本
身
就
有
很
大
缺
陷
，
比
如
很
難

歸
檔
，
甚
至
影
響
將
來
複
核
資
料
的
真
偽
等
。
當

時
我
不
明
箇
中
道
理
，
很
來
經
歷
多
了
，
才
明
白

世
事
每
多
羅
生
門
，
人
人
都
堅
持
自
己
的
版
本
為

歷
史
真
相
，
所
以
客
觀
資
料
如
正
確
日
期
等
更
顯

重
要
，
既
可
釐
清
事
實
，
也
可
減
少
爭
拗
。
所
以

到
今
天
，
我
做
任
何
記
錄
，
例
必
先
寫
日
子
。

另
一
點
小
知
識
是
位
英
國
修
女
教
的
。
話
說
中

四
某
天
，
我
和
一
位
女
同
學
因
事
去
找
修
女
，
三

人
站
在
教
員
室
外
的
走
廊
說
話
，
修
女
突
然
用
雙
手
把
同
學

推
開
一
點
，
說
她
站
得
太
近
了
，
應
留
點social

distance

︵
社
交
距
離
︶
，
站
遠
些
，
不
然
別
人
會
很
不
舒
服
。
我
想

這
對
重
視
個
人
空
間
的
西
方
人
尤
其
重
要
，
我
們
華
人
這
方

面
的
意
識
較
薄
弱
，
表
面
是
不
介
意
摩
肩
接
踵
，
貌
似
親

切
，
其
實
是
極
不
尊
重
另
一
個
體
的
感
受
，
例
如
地
鐵
就
常

有
陌
生
人
會
極
貼
近
你
走
，
還
要
在
你
耳
邊
高
聲
用
手
機
大

談
私
事
，
講
人
是
非
，
令
人
十
分
難
受
。
其
實
我
們
都
有
責

任
提
醒
身
邊
的
人
除
去
這
些
惡
習
，
愈
直
接
愈
好
。

修
女
還
教
了
一
樣
現
在
看
來
已
不
合
時
宜
的
東
西
，
就
是

與
人
交
談
時
，
如
對
方
案
頭
電
話
響
起
，
我
們
就
應
起
來
避

席
，
待
人
家
講
完
電
話
才
回
來
，
除
非
對
方
表
明
不
介
意
我

們
留
下
。
但
那
是
未
有
手
提
電
話
的
年
代
，
現
在
我
們
則
無

時
無
刻
不
被
電
話
對
話
包
圍
，
大
家
對
自
己
或
別
人
的
私
隱

也
已
不
當
一
回
事
，
再
來
這
套
似
很
迂
腐
。
但
私
隱
真
的
沒

了
嗎
？
未
必
。
如
覺
得
對
方
有
重
要
電
話
要
講
，
不
管
多

熟
，
還
是
走
開
一
會
較
恰
當
。

不
過
最
有
用
的
，
就
是
英
文
老
師
提
醒
，
恭
喜
人
用
的

congratulations

一
字
，
尾
巴
定
要
有
s
。
是
龍
是
蛇
，
就
這

樣
分
！ 小知識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坎
卦
具
有
沉
陷
和
危
險
的
意
蘊
，
無
論
對
於
求
財
還

是
求
官
，
一
般
都
很
難
給
出
如
人
所
願
的
斷
語
。
但
在

我
研
︽
易
︾
的
歷
程
中
卻
有
兩
次
例
外
的
課
例
：
一
位

求
財
的
企
業
老
闆
占
得
︽
坎
︾
卦
，
我
說
：﹁
除
了
養

豬
，
百
事
不
成
，
因
坎
有
豬
象
。﹂
他
說
：﹁
我
就
是

準
備
養
豬
！﹂
如
今
他
的
公
司
所
生
產
黑
毛
豬
肉
已
經
銷
遍

全
國
。
一
位
鄉
官
占
得
︽
坎
︾
卦
問
及
鵬
程
，
我
說
：﹁
除

了
水
利
局
長
的
職
位
，
其
餘
的
職
位
很
難
得
到
，
因
坎
有
水

利
之
象
。﹂
兩
個
月
後
，
收
到
他
發
來
的
短
信
：﹁
我
已
到

水
利
局
上
班
。﹂

︽
坎
︾
卦
探
討
面
對
重
重
危
險
的
應
對
方
法
，
卦
辭
說
：

﹁
習
坎
，
有
孚
，
維
心
亨
，
行
有
尚
。﹂
坎
卦
具
有
險
上
加

險
、
危
險
重
重
的
寓
意
。
陽
氣
遭
到
了
陰
氣
的
團
團
圍
困
，
這

就
構
成
了
險
難
。
陽
氣
失
去
了
行
動
的
自
由
，
只
有
心
靈
的
道

路
還
能
自
由
卷
舒
，
這
就
迫
使
它
必
勝
的
信
念
更
加
至
誠
和
專
一
，
脫
險

的
智
慧
特
別
卓
越
和
發
達
，
險
境
歷
來
就
是
智
慧
之
母
。
險
境
不
僅
是
困

擾
人
類
的
惡
劣
環
境
，
它
還
有
着
特
殊
的
妙
用
：
把
它
推
給
天
地
，
可
以

形
成
天
空
的
神
聖
和
山
川
的
雄
奇
；
把
它
推
給
軍
隊
，
可
以
訓
練
出
神
出

鬼
沒
的
奇
兵
；
把
它
推
給
敵
人
，
可
以
形
成
拒
敵
於
國
門
之
外
的
強
大
國

防
；
把
它
推
給
流
水
，
可
以
形
成
飛
流
直
下
、
排
山
倒
海
的
力
量
。
流
水

一
波
一
波
地
重
複
着
同
樣
的
路
徑
，
就
像
人
們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複
習
着
學

過
的
知
識
，
這
就
形
成
了
傳
統
文
化
中﹁
學
而
時
習
之﹂
的
教
育
思
想
，

形
成
了﹁
習﹂
字
的
豐
富
內
涵
，
所
以
坎
水
主
智
，
險
境
是
智
慧
之
母
。

初
六
、
習
坎
，
入
於
坎
窞
，
凶
。
學
成
了
一
身
履
險
蹈
危
的
踔
絕
之

能
，
不
用
去
為
社
會
排
憂
解
難
、
建
功
立
業
，
卻
仗
着
這
種
本
領
到
處

行
兇
作
惡
、
殘
民
害
物
，
把
自
己
變
成
了
對
社
會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威
脅

的
恐
怖
分
子
，
終
於
被
自
己
招
惹
來
的
更
大
的
危
險
所
全
面
籠
罩
，
整

個
身
心
都
墜
進
了
地
獄
之
底
的
黑
暗
的
深
窟
。

九
二
、
坎
有
險
，
求
小
得
。
雖
然
身
處
險
境
孤
立
無
援
，
唯
一
的
朋
友
和

親
人
就
是
自
己
，
但
他
強
健
的
身
骨
足
以
承
受
險
境
的
消
磨
，
堅
強
的
意
志

和
卓
越
的
智
慧
足
以
防
止
危
險
的
加
劇
和
延
長
，
但
這
決
不
等
於
已
經
完
全

脫
險
和
得
志
，
目
前
還
只
是
朝
着
減
輕
和
脫
離
危
險
的
目
標
向
前
挪
移
。

六
三
、
來
之
坎
坎
，
險
且
枕
。
入
於
坎
窞
，
勿
用
。
守
口
如
瓶
地
享

受
過
那
麼
多
以
權
謀
私
的
秘
密
，
想
不
到
突
然
間
全
面
東
窗
事
發
，
抓

捕
他
的
隊
伍
如
今
已
經
兵
臨
城
下
。
他
試
圖
去
與
當
初
的
行
賄
者
訂
立

攻
守
同
盟
，
忌
料
行
賄
者
與
抓
捕
他
的
隊
伍
早
已
串
通
一
氣
，
正
等
着

他
去
自
投
羅
網
。
接
受
審
判
的
命
運
已
經
像
曾
經
鑄
成
的
大
錯
一
樣
無

可
更
改
了
，
唯
一
的
出
路
就
是
在
險
難
的
烈
焰
中
浴
火
重
生
。

六
四
、
樽
酒
，
簋
二
，
用
缶
，
納
約
自
墉
，
終
無
咎
。
置
身
天
地
之

間
卻
失
去
了
天
地
，
連
回
家
的
願
望
都
成
了
癡
心
妄
想
，
每
天
的
生
活

就
是
從
窗
口
接
收
一
份
簡
單
的
飯
菜
，
大
好
時
光
就
這
樣
在
被
看
守
的

處
境
中
度
過
。
只
要
他
不
是
死
刑
犯
，
只
要
他
能
夠
順
應
和
不
絕
望
於

牢
獄
中
的
歲
月
，
他
還
有
可
能
重
返
家
門
頤
養
天
年
。

九
五
、
坎
不
盈
，
祇
既
平
，
無
咎
。
社
會
是
一
個
危
機
四
伏
的
混
亂

的
大
海
，
扭
轉
乾
坤
的
首
領
人
物
誓
言
要
與
禍
國
殃
民
的
社
會
亂
象
展

開
決
戰
。
既
要
揮
刀
擊
碎
令
人
髮
指
的
利
益
固
化
的
藩
籬
，
又
要
為
大

眾
創
業
的
美
好
前
程
開
通
道
路
，
他
採
取
疏
堵
並
舉
、
補
洩
有
方
的
手

段
，
力
爭
把
發
展
的
潮
水
駕
馭
在﹁
流
而
不
盈﹂
的
動
態
平
衡
中
穩
健

地
奔
流
。

上
六
、
系
用
徽
纆
，
寘
於
叢
棘
，
三
歲
不
得
，
凶
。
他
那
張
牙
舞
爪
的

野
蠻
的
身
軀
被
捆
紮
成
五
花
大
綁
，
整
個
人
被
棄
置
在
犬
牙
交
錯
的
荊
棘

叢
中
。
只
要
他
賊
心
不
死
，
就
永
遠
無
法
擺
脫
繩
索
和
荊
棘
的
捆
綁
。
一

個
一
旦
獲
得
自
由
就
要
實
施
破
壞
的
人
，
一
個
敢
於
報
復
社
會
和
挑
戰
法

律
的
人
，
終
於
明
白
是
他
自
己
的
囂
張
導
致
了
如
今
生
不
如
死
。

坎卦

寒
流
襲
港
迎
冬
至
，
冬
天
真
的
來
了
。
冬
至
過
後
將
迎
來

聖
誕
老
人
降
臨
，﹁
平
安
夜
，
聖
善
夜
，
萬
暗
中
，
光
華

射
…
…﹂

滿
城
響
起
平
安
夜
報
佳
音
，
惟
心
中
真
的
平
安
寧
靜
嗎
？

執
筆
之
時
，
家
家
戶
戶
無
論
是
否
教
徒
，
都
會
準
備
假
期
節

目
，
歡
度
聖
誕
。
離
港
旅
行
或
留
港
過
節
是
重
要
節
目
之
一
，
近

年
郵
輪
碼
頭
啟
用
，
度
假
節
目
更
豐
富
多
彩
。
聯
群
結
隊
，
闔
家

老
少
親
子
樂
，
乘
坐
郵
輪
已
非
奢
侈
的
享
樂
，
去
越
南
、
台
灣
、

日
本
、
韓
國
短
線
遊
已
十
分
平
民
化
。
聖
誕
節
是
西
方
主
導
的
節

日
，
但
世
界
經
濟
由
中
國
作
主
導
，
今
屆
全
球
互
聯
網
大
會
在
中

國
舉
行
，
習
近
平
在
會
上
作
了
重
要
演
講
，
主
題
為
呼
籲
尊
重
網

絡
主
權
，
推
進
全
球
互
聯
網
治
理
體
系
四
原
則
，
構
建
網
絡
空
間

命
運
共
同
體
五
主
張
。
以﹁
互
聯
互
通
，
共
享
共
治﹂
為
主
題
的

第
二
屆
世
界
互
聯
網
大
會
，
習
主
席
的
演
說
受
到
舉
世
所
重
視
。

事
實
上
，
互
聯
網
已
改
變
了
現
代
生
活
、
經
濟
、
消
費
等
模
式
，

我
們
要
抓
緊
互
聯
網
的
機
遇
，
獲
得
紅
利
。

二〇
一
六
年
是
中
國﹁
十
三
五﹂
規
劃
開
局
之
年
，
明
年
經
濟

的
定
調
肯
定
集
中
在
中
國
召
開
之
中
央
經
濟
工
作
會
議
決
定
。
相

信
創
新
、
開
放
、
綠
色
、
協
調
、
分
享
等
為
主
題
。
由
於
美
國
已
經
加
息
，

零
息
時
代
已
落
幕
，
中
央
如
何
制
定
明
年
經
濟
政
策
備
受
市
場
關
注
。

世
界
經
濟
也
在
尋
找
新
的
增
長
動
力
。
除
美
國
外
，
其
他
國
家
尤
其
是
新

興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仍
處
於
水
深
火
熱
中
。
中
國
也
處
於
轉
型
的
歷
史
關
口
，

能
否﹁
保
七﹂
令
人
擔
憂
。
當
然
，
中
國
領
導
人
仍
認
為
處
於
大
有
可
為
的

重
要
戰
略
機
遇
期
。

但
是
，
其
中
將
會
發
生
兩
個﹁
轉
變﹂
，
由
加
快
速
度
機
遇
變
為
加
快
轉

型
機
遇
，
由
擴
張
規
模
機
遇
變
為
提
高
質
量
機
遇
。
要
重
視
供
求
協
調
，
化

解
供
應
庫
存
量
，
特
別
是
注
重
化
解
房
地
產
庫
存
，
避
免
金
融
業
因
房
地
產

衰
落
而
發
生
危
機
。

在G
D
P

的
內
涵
中
亦
發
生
變
化
，
農
業
和
製
造
業
相
對
減
少
，
服
務
業

的
比
重
將
會
大
大
增
加
。
互
聯
網
創
新
經
濟
和
傳
統
實
體
經
濟
，
相
互
之
間

互
利
互
補
，
互
相
支
持
。
實
現
穩
增
長
和
協
調
結
構
，
互
促
共
進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梁
亮
勝
領
導
的
廣
東
梅
州
社
團
總
會
成
立
，
假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大
會
堂
舉
行
盛
大
典
禮
。
梅
州
領
導
群
雲
集
，
市
委
書
記
黃
強
、
梅
州

市
長
譚
君
鐵
、
政
協
主
席
李
君
元
、
人
大
副
主
任
林
碧
紅
等
親
蒞
港
主
禮
，

冠
蓋
雲
集
，
盛
況
空
前
。
梅
州
客
家
一
家
親
，
團
結
就
是
力
量
。
由
梅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與
裕
華
國
產
百
貨
聯
合
主
辦
廣
東
梅
州
名
優
商
品
展
，
五
套
班
子

齊
來
剪
綵
，
裕
華
老
闆
余
國
春
、
余
鵬
春
喜
迎
嘉
賓
。

平安夜報佳音 思旋
天地
思 旋

剛
剛
踏
入
通
宵
生
涯
十
年
的
日
子
，
除
了
收
到
很

多
聽
眾
朋
友
送
給
我
的
禮
物
，
很
多
素
未
謀
面
的
也

送
上
祝
福
，
自
己
已
經
覺
得
非
常
感
動
，
而
且
覺
得

主
持
了
這
麼
久
的
通
宵
節
目
時
段
，
得
到
的
是
這
班

一
直
支
持
我
的
聽
眾
朋
友
，
感
動
的
眼
淚
流
了
不
少
。

今
天
跟
幾
位
朋
友
到
清
水
灣
郊
遊
，
當
中
說
了
一
些
有
關

朋
友
的
話
題
，
大
家
不
約
而
同
地
認
為
我
身
邊
有
很
多
好
朋

友
，
他
們
都
很
愛
錫
我
，
當
然
我
絕
對
認
同
也
感
覺
自
己
很

幸
運
。

我
經
常
也
說
朋
友
不
需
要
經
常
見
面
，
偶
爾
來
個
下
午
茶

或
晚
飯
已
經
足
夠
，
可
能
因
為
我
的
星
座
是
水
瓶
座
的
關

係
，
所
以
覺
得
一
切
都
是
憑
感
覺
，
所
以
永
遠
友
情
也
在
心

中
。近

期
也
有
多
個
個
案
令
到
我
充
分
感
受
到
友
情
的
珍

貴
，
就
好
像
上
個
星
期
一
個
要
好
的
前
輩
同
事
，
買
了
兩

支
樽
裝
飲
品
給
我
，
他
說
這
個
乾
燥
的
冬
天
需
要
補
充
一

些
有
營
養
的
飲
料
，
包
括
：
柑
橘
水
及
蜂
蜜
綠
茶
，
雖
然

不
是
一
些
昂
貴
的
禮
物
，
甚
至
隨
處
可
以
找
到
，
但
那
份

心
意
及
行
動
又
再
次
令
我
感
動
。

另
外
，
某
天
回
電
台
錄
廣
告
的
時
候
，
一
位
營
業
員
同
事
跟
我

說
：﹁
昨
天
跟
一
個
你
也
認
識
的
舊
同
事
吃
晚
飯
，
她
在
晚
飯
的
時

候
，
叫
我
畀
多
些
機
會
你
錄
廣
告
及
做
司
儀
的
工
作
，
你
話
佢
幾
有

你
心
。﹂
當
然
這
位
現
任
同
事
也
經
常
給
我
很
多
機
會
，
但
沒
有
想

到
，
一
位
已
經
離
開
公
司
很
多
年
的
舊
同
事
，
原
來
仍
然
擔
心
我
沒

有
太
多
工
作
機
會
賺
外
快
，
所
以
向
我
這
位
現
任
同
事
提
出
這
個
要

求
，
可
能
只
是
幾
句
簡
單
的
說
話
，
但
這
個
行
動
又
有
幾
多
人
會
說

出
來
？
而
且
這
份
心
意
，
真
的
有
錢
也
未
必
能
買
得
到
，
所
以
當
我

聽
到
這
些
說
話
的
時
候
，
我
內
心
立
刻
湧
現
一
份
很
感
恩
的
心
，
原

來
我
真
的
有
很
多
交
心
的
朋
友
，
他
們
也
一
直
的
照
顧
及
愛
惜
我
。

雖
然
我
覺
得
自
己
還
有
很
多
發
展
的
空
間
及
機
會
，
但
往
往
當
我

們
這
一
行
業
的
藝
人
，
很
多
東
西
都
是
可
遇
不
可
求
。
你
想
做
的
未

必
會
有
機
會
，
看
到
別
人
有
成
就
的
時
候
，
自
己
也
很
心
急
，
想
加

一
把
勁
努
力
衝
刺
，
但
這
都
是
自
己
單
方
面
的
努
力
，
機
會
始
終
是

別
人
給
自
己
的
。
所
以
我
覺
得
做
藝
人
的
際
遇
，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很
重
要
，
不
過
唔
緊
要
，
只
要
每
天
作
最
好
的
準
備
。
我
相
信
機

會
始
終
會
來
臨
，
就
好
像
交
朋
友
一
樣
，
沒
有
太
多
真
心
朋
友
沒
關

係
，
只
要
有
幾
個
為
你
交
心
的
朋
友
已
經
足
夠
。

令我感動的朋友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景洪印象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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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隨家人重訪雲南兵團故地——景洪，
頗有感觸。
40年前，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大批知青來
到雲南兵團的景洪農場，知青伐樹種膠，發展了
雲南經濟，卻也毀滅了大片原始森林。由於自然
與人文環境的惡劣，雲南兵團知青當年特別艱
苦，中國知青大返城運動，就起源於雲南兵團。
從景洪市到農場，開車不過40分鐘。出租車司
機一聽我們是知青，就開玩笑地問：「當年你們
有沒有偷過雞呀？」司機才30多歲，關於知青的
往事，是聽父輩講的。那時候知青吃飯沒油沒
鹽，難免有人打老鄉土雞的主意。
下榻的農場賓館早已承包給私人。不過凡是來
尋舊的知青還是習慣地只住農場賓館，因為其前
身是場部招待所。剛有幾十位上海知青來農場，
客房緊張起來。在過道裡碰到剛下隊歸來的上海
知青，說是買了雞鴨魚肉去下鄉的隊裡和老職工
聚餐，見面親熱得很。
第二天，我和老公去了原來他下鄉的隊。當年
他和幾個北京知青在那兒看水庫，種果樹，一幹
10年。走到村口四處看，建築物已非舊時模樣，
茅草房被磚瓦房取代。一位騎摩托車進村的老農
停了下來，他和老公四目相望，終於叫出了彼此
的名字。他們40年沒見過面了。
老職工滿臉滄桑，熱情地讓我們到他家裡去
坐。老職工的青春歲月是和知青一起摸爬滾打過
來的，再見面特別親切。他家很寬敞，前邊是農
場給蓋的房子，後邊是自家加蓋的廚房、雜物間

等。老職工邊捧着大碗米線吃早飯，邊和我們聊
天，每天他都是清晨割完膠才回家吃早飯的。老
職工告訴我們，知青走後，農場膠林就承包到戶
了，職工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多勞多得，每年只
需向農場交一定的承包費。打破了大鍋飯，職工
的日子更好過了。前幾年橡膠的價格很高，有時
一天賣膠就能賺幾千元，職工的腰包都鼓了。可
惜好景不長，2011年以後橡膠價格直線下滑，現
在割膠賺不到什麼錢，有人乾脆不去割膠了，還
有人把膠林砍了改種香蕉。回憶了很多青春往
事，很瑣碎也很親切。
在老職工看來，與知青相處，是他一生最美好
的時光。知青給農場帶去了知識和活力，當年農
場的老師、會計等等都是由知青擔任的。在居民
點隨意走走，看到農場職工家家都舒適而寬敞，
院後是菜地、魚塘，招待客人就用自家種的菜、
養的魚。老職工在家種膠，年輕人出門打工，很
多家庭都買了汽車。農場職工的富裕，靠的是幾
十年的積累。現在農場除了種橡膠就是種香蕉，
作物很單一，什麼來錢快就種什麼。
景洪是多民族聚集地，傣族人最多，處處看到
欣欣向榮的傣族村落。去曼飛龍白塔觀光時，路
過白塔下的曼飛龍村，但見青青的山坡上，坐落
着一幢幢五顏六色的漂亮小樓。當代的傣寨，既
有濃郁的傣族風情，也有現代建築的堅固。很多
人家的老式傣樓依然保留在庭院中，或用於家庭
工場，或者儲存東西，甚至當車庫，幾乎家家有
汽車。傣寨中最好的建築依然是寺廟。我們看到

的是一個巨變中的傣寨。寨子坐落於青山綠水之
中，林子青翠，山泉流淌，雞鳴狗叫。老人悠然
帶着孩子曬太陽，婦女們聚在一起打牌、跳廣場
舞，一派安居樂業的田園風光！
走進一座嶄新的天藍色傣樓。年輕漂亮的女主
人熱情地招待我們，帶我們參觀她的新家。兩層
的新居高大敞亮，四五十平米的客廳中沙發、電
視、飲水機一應俱全，擺設與城市人家一樣漂
亮。小樓裡廚衛齊全，老少三代都有各自的獨立
臥室。想起20年前的傣寨，樓上是大通鋪和火
塘，樓下養牲畜，如廁就去樓外田地。現在的傣
寨，真是舊貌換新顏！
女主人說，她家三代人同居，老人下田去了，
16歲的女兒在昆明讀中專，她和老公負責種膠，
還在村外開了一家米粉店。夫妻二人清晨去割
膠，白天料理小店生意。女主人面色紅潤，個子
高挑，與個頭矮小面色黎黑的上輩有了很大區
別。她說，自己的女兒個子更高，16歲已經1.7米
了。經濟翻身，滋養了傣家女性的天然美貌。
幾天後離開農場去了景洪市區。20多年前，作
為西雙版納自治洲首府的景洪還是個小鎮，後來
縣改市成為景洪市，現在完全變成一個現代化城
市。建築高大漂亮，馬路平坦，商業繁榮，人行
道不見一片紙屑，市容市貌堪稱一流。入住酒店
的專業化管理，能與台灣酒店相媲美。
晚飯後在綠樹成蔭的街上漫步，在露天茶館與

一位老闆閒聊。不到40歲的他神清氣爽，眉宇間
洋溢着自信。他說，自己從四川老家來到景洪已
快20年。從修理自行車起家，後來開了自行車
舖，又投資幾百萬元辦了一家酒店，正在重新裝
修。跟他一起出來的老鄉，有的開茶館，有的開
飯店，個個都在景洪發展起來。老闆的老婆孩子
都在景洪，連老父親都來幫助看自行車舖。說着

話，兩個在景洪上中學的女兒依傍在父親肩膀上
撒嬌，完全是聰明漂亮的城市姑娘模樣。他那身
體結實的老父，笑瞇瞇地坐在一邊。老闆說，雖
然全家都在景洪，可他不願把戶口轉過來，因為
不能放棄農村的田地和宅基地。
景洪是移民城市，以四川和湖南人最多，有些
來自農村，有些是支邊青年的後代。在景洪碰到
很多年富力強、意氣風發的新移民，口音五湖四
海。他們無論開出租還是做生意，個個都樂觀而
從容。市民面貌反映着城市精神，景洪讓人感到
生機勃勃。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開放的經濟環
境，吸引很多人來此創業，甚至很多北方人來景
洪買房，其中有不少北京人。瀾滄江邊到處是大
工地，不是蓋房就是修路。由於需求關係，景洪
好地段的房價，已從幾年前的3,000元一平米漲到
7,000多一平米。
發展難免帶來城市病，景洪現在早晚高峰都會
堵車，城市溫度也在上升。車舖老闆告訴我，景
洪市正在打造旅遊城市的形象，準備引江水入城
建環景觀公園，限制轎車和摩托車的使用，並鼓
勵自行車為城區主要交通工具，以降低市區溫
度，改善城市空氣質量。
西雙版納的景洪，像一顆冉冉上升的明珠。

■景洪是多民族聚集地，多特色景點。 網絡圖片


